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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春荣

黄桃罐头治啥病

本版投稿邮箱
2457901059@qq.com

最近网上忽然兴起黄桃罐头
热，说是感染了新冠发烧，吃黄桃
罐头也能好。作为一个资深黄桃
罐头研究者，我可以负责任地说，
黄桃罐头不能治其他病，但对馋
病那是桃到病除。馋治好了、心
情愉悦了，便有利于身体康复。

我小时候是物资匮乏的年
代，罐头还是过年走亲戚才用的
高端礼品，平时谁买得起罐头呀，
更别提罐头里的“贵族”——黄桃
罐头了。

我八岁那年，母亲的表姐从
韩国返乡，来我家串门，提了两罐
黄桃罐头。母亲马上藏起来了，
说要留着春节走亲戚时用。

可一周后，弟弟突然发高烧，
母亲背着弟弟去保健站看病，医
生给了弟弟几片退烧药，弟弟吃
了后，烧是降下来了，但吃饭却吃
不进，直喊嘴里苦。母亲取出一
罐黄桃罐头，每天给弟弟吃几
块。三天后，罐头吃完了，弟弟也
满血复活了。

这事儿是弟弟告诉我的，因
为母亲都是趁我上学后，偷着投
喂弟弟的，弟弟没忍住，又向我显
摆。我知道后，馋虫开始作妖，夜
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拿定主

意：我也必须病一场。
可我身体素质好，即使偶感风

寒也不发高烧，多喝点热水便能自
愈，所以即便我大鼻涕出溜着，母亲
也不管我。我必须对自己下狠招，
夜里穿着小裤衩特意跑到室外，零
下二十多度的雪地里，咬着牙冻到
实在耐不住才进屋。第二天一早，
我便把自己撂倒了，浑身难受。

我躺在被窝里不起床，告诉母
亲，我感冒了，不能上学。母亲也没
当回事儿，便上班去了。待到中午
母亲下班时，我已经烧得非常厉害，
弟弟的退烧药还有，母亲让我吃一
片，我心想机会来了，我才不吃药
呢，便哀求道：“不用吃药，我吃一罐
黄桃罐头就好了。”

母亲一听这话，以为我装病，拿
起笤帚疙瘩，照我屁股就打，若在平
时，还不等母亲找到笤帚疙瘩，我早
一溜烟跑二里外了，但那天我实在
太难受了，根本没力气跑。罐头没
吃到，还白挨了一顿打，我的病愈发
严重了。

下午父亲下班时，我的脸已烧
成通红。母亲一看吓坏了，赶紧给
我穿衣服，让父亲背着我就往保健
站跑。医生给我一量体温，四十度，
立马给我打了退烧针。

回家路上，母亲告诉我：“你已经
打了退烧针了，回到家多喝热水，别
再到外面疯玩。还有，你若从现在到
春节，不再感冒，我就奖励你一罐黄
桃罐头。”

我听完，死的心都有，为何我和
弟弟同感冒不同待遇，但这想法也只
在心里想想罢了，我若敢说出口，八
成屁股又得和笤帚疙瘩亲密接触。

既然生病再严重都得不到黄桃
罐头吃，我还感冒个啥劲儿呀。那次
感冒好了后，我小心翼翼看护着身
体，毕竟坚持到春节，才有得吃呀。
可春节时，母亲好像早把黄桃罐头之
约抛之脑后了。

后来才知道，黄桃罐头到我家的
第二天，母亲同事的孩子感冒发烧，
母亲送给了同事孩子一罐，剩下一罐
让弟弟吃了，母亲千嘱咐万叮咛弟弟
不许传出去，就怕我知道后装病要罐
头吃，没想到弟弟还是告诉我了。只
可惜，母亲还是低估了我的馋功，我
是真病讨罐头，但姜还是老的辣，母
亲顺势将我的馋虫引到了春节。现
在想来，母亲也不是故意骗我，那时，
我家的条件真买不起黄桃罐头。

但也得感谢母亲，她给了我一个
黄桃罐头的念想，这在那个年月，也
算一种甜蜜的福利吧。

生活周刊/万家灯火

口罩、核酸检测，还有通信行
程码前两年是我们生活工作中必
备的东西。我常年在私立学校任
教，北到辽宁葫芦岛，南到广东潮
汕一带。这三样对于我的出行更
是不可缺少。

去年我应聘到山东曲阜一家
高考复读学校任教语文。曲阜是
济宁一个县级市，我很快申请注
册了鲁康码。那时新冠疫情还零
星地在一些地方出现。上了一个
多月的课后，曲阜出现了阳性感
染者，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大白不
仅天天上门给我们做核酸，学校
还要求老师天天把各自的行程
码、场所码等截屏发给学校负责
防疫工作的领导。我负责四个班
的语文课，分别在两个校区。所
以来来回回测温、出示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还要出示行程码，门卫

检查没有问题，才会让我进校园。
一次我忘了带手机，门卫就没有让
我进校园。那个时候，我才真正体
会到行程码对一个人的出行是多么
重要。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眨眼几
个月高考复习结束了，我打道回府，
做了充分准备，经历各种检查后顺
利坐上火车回家。火车驶入江苏的
地盘了，回到老家了，我一阵激动，
赶忙收拾行李。当然，我也早早把
手机握在手里，打算扫码出站。随
着人流来到一个大牌子跟前，那上
面有各种二维码标志。我上前按指
示扫了，不知为什么就是扫不出我
要的本地码。瞧着别人很快扫完码
从我身旁纷纷离开、通过检查走出
出站口，我不由得急了，来到穿制服
的工作人员面前，说:“我扫这个码
怎么扫不出来？”那人接过我的手机

看了一会儿，说:“你注册的是外省的
行程码。”哎，原来是码不对路，我还
扫了那么久，真是啼笑皆非。工作人
员热心地帮我重新注册，果然好了。

今年暑假后，我应聘到安徽蚌埠
一家学校任教，不用说，注册皖康
码。在短短一年时间里，我由老家江
苏，北上山东曲阜，再南下安徽蚌埠，
纵横一两千里，不是普快就是高铁，
不是大巴就是滴滴，接触了大量南来
北往的人，幸运的是从来没有被感染
阳性，这得益于国家采取的一系列疫
情防控措施、得益于行程码。

从12月 13日 0时起，通信行程
码正式下线，“通信行程卡”短信、网
页、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App
等查询渠道也同步下线。行程码从
我们生活和工作中消失了。想想行
程卡曾经陪伴我那么久，我很想对它
说一声“再见”。

再见了，行程码
◎陆琴华

说来好笑，我们小时候要是浑身
没劲儿不愿动弹、吃饭没胃口，在家
长眼里根本不是病，或许家长也压根
顾不上发现你这些症状。我父亲当
时常年在外地上班，母亲一人在家带
着我们姊妹六个，非常辛苦。冬天小
孩子流鼻涕是常态，只要不主动向母
亲汇报，母亲是来不及管我们的。

我上小学二年级那年，咳嗽严重
得院里的邻居全听到了，母亲用上了
一个土方子——香油冲鸡蛋，用开水
冲鸡蛋，再滴几滴香油，说喝了后可
以止咳。但我受不了鸡蛋的腥味，送
到嘴边几次，又推开了。母亲着急，
见我不喝，便用拳头打我后背，我硬
着头皮捏着鼻子喝了一小口，但实在
太难喝了，哭着求饶说，再不咳嗽了，
不用喝了。母亲见我胡说，又敲我，
我只好再喝一小口……就这样勉强
喝完了。咳嗽后来慢慢好起来，也不
知是土方起作用了还是自己好了。

母亲还有别的土方。有时弟弟
感冒难受了，黏在母亲身边，母亲也
会熬姜片给弟弟喝，喝完了，用被子
捂一下，出了汗，病也就好了。我们
头疼到发热了，浑身酸痛，去找母亲，
她会用葱白和大蒜煮水让我们喝，一
天监督着我们喝完一大锅，连续喝上
几天，慢慢也就好了。

有一次，我肚子疼得难受，还伴
有高烧，母亲的土方子也不管用了，
她领着我去找村里的老中医。老中
医说，我这病熬大了，让母亲和我去
城里找郭医生看病。

母亲都急哭了，一个小脚女人，
如何领着生病的我走十多里路呢？
正在发愁时，父亲回家了，饭都没吃，
背着我就往城里赶。

记得那天特别冷，父亲让我把手
插在他的三大扇棉帽里取暖，一路和
我说着话，怕我迷糊过去，父亲说，等
到了城里看完病，领我下馆子吃肉
包。那时，下馆子吃肉包，过年都没
这待遇呢。

到了郭医生家，开到一些小药
片。我在他家吃了两片后，坐了一小
会儿，肚子就不疼了。回来的路上，
父亲领我下了馆子，给我买了四个肉
包，我吃完后，身上便有了劲儿，不用
父亲背了，自己走回了家。

多年后，我回想起此事，才懊悔
自己不懂事，怎么只顾自己吃，没让
父亲吃一个呢。父亲说，买肉包吃，
这也是你母亲的土方子，得了重病，
都得去城里找西医瞧病了，必须吃点
好的补补身体。

那个时候，肉包可能是最贵的一
副土方了。

母亲的土方
◎李秀芹


